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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信任结构特征及其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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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信任结构呈现出以“信任链”与“信任圈”相结合的结构状态，具体表现为以人际

信任为主的差序格局特征、“横向”场域结构特征和传递弹性与结构不稳定性特征。社员复杂的信任需求、所处

的社会关系以及不同程度的信任确认诱导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信任结构的形成、实施以及稳定性。优化农民专

业合作社内部信任结构，必须大力加强合作社内部制度信任与人际信任建设、谨慎推进合作社横向与纵向发展、

强化合作社内部信任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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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internal trust structure of farmer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s  

and its optimization 
SUN Yan-hua, YU Cheng-rong 

(Business College,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Abstract: The internal rust structure of the farmers’ cooperatives shows a combination of "chain of trust" and "circle 

of trust", which presents four features: interpersonal trust as the leading ring-shaped, "horizontal" mechanism of 

structural features, flexibility of trust transferring and structural instablility. The author thinks that the complexity trust 

need of members, social relations of members and trust confirm with varying degrees of members cause the formation, 

the implementation and the stability of the internal trust structure of farmers’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 Hence, some 

measures are proposed to improve the internal trust structure of farmers’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 to strengthen 

internal trust constitute in cooperatives, to expand the scope of cooperation and strengthen internal trust core of 

cooper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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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农民专业合作

社彰显出日益重要的作用和地位。农民专业合作社

既能保持农业家庭经营的效率，又能克服农业家庭

经营的局限性[1]，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不可或

缺的力量。自 200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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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法》实施以来，农民专业合作社虽得到快速

发展，但主要体现为“量”的增长，而非“质”的

提高。合作社经营管理方式较为落后，组织化及专

业化程度不高，内部凝聚力不够，没有形成一种社

员普遍认同的合作社文化[2]。产生这些问题的一个

重要原因就是信任的缺乏。近年来，农民专业合作

社的信任问题逐渐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但已有研

究大多从信任模式、产生机制以及影响信任的因素

等方面展开[3,4]。有关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信任结构

方面的文献还较为欠缺，而现实中农民专业合作社

发展面临的信任问题更多地表现为内部信任结构

的问题。基于此，本文依据已有的相关文献，拟深

入分析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信任结构的特征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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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因，进而提出优化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信任的建

议，以期更好地提高合作社内部信任水平、规范合

作社经营、优化合作社组织结构，为解决农民专业

合作社发展所面临的深层次问题提供决策依据。 

一、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信任结构特征 

信任是一种态度，即相信某人的行为或周围的

秩序符合自己的愿望[5]。信任建立是信任主客体之

间信任关系的缘起活动和发生过程，信任结构是信

任主客体之间信任关系的建构模式和分布状态，是

信任建立的稳定状态。信任建立过程也就是信任主

客体发生委托或依赖关系的过程[6]。理论上讲，根

据信任主(客)体的数量多少，可以将信任建立区分

为三种类型：双方信任、三方信任和多方信任，相

应的信任结构也表现出三种基本结构，即“信任链”

结构、“信任圈”结构和“信任网”结构。农民专

业合作社内部信任结构呈现出一种以“信任链”与

“信任圈”相结合的结构状态，具体表现为以下三

种结构特征： 

1．以人际信任为主的差序格局 

从内部构成来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信任结构

呈现出以人际信任为主导的圈状、半圈状和链状

“差序格局”。其中信任的主(客)体分别是社员、

合作社管理者、合作社(合作社理念、合作社文化、

合作社制度)。社员之间的信任、社员与合作社管理

者之间的信任属于人际信任范畴，而社员与合作社

(合作社理念、合作社文化、合作社制度)之间的信

任属于系统信任范畴。虽然改革开放导致农民的信

任关系由重“情感”逐渐变得“工具化”，农民信

任行为讲究的原则是“合情合理”[7]，“普遍主义”

信任结构在农村社会开始崭露头角。但“具象化”

仍是农民信任行为的一个重要特点[8]。农民通常对

抽象的概念、制度、符号等缺乏认同，把对合作社

的信任往往等同于对合作社领导者的信任，相信与

合作社领导者的互动和交往能够给他们带来经济

利益。目前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信任结构中，起主

导作用的仍然是以“差序格局”为主导的人际信任。

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内部信任结构中，社员对领导

者的信任居于核心地位，尤其是在一个绩效好的合

作社中，社员对其领导者通常是高度信任的。社员

与合作社(合作社理念、合作社文化、合作社制度)

之间的系统信任目前仍是薄弱环节。紧密联结型、

半紧密联结型及松散型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信任

结构分别如图 1、2、3。 

 

图 1 紧密联结型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信任结构图 
 
图 1为紧密联结型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信任结

构状态，其内部信任结构是以合作社管理者(特别是
领导者)为核心，以合作社的制度与合作社的文化为
基石，在社员与合作社管理者之间、社员之间、合

作社管理者之间形成紧密的网状信任结构。合作社

管理者将合作社理念、合作社文化、合作社制度广

泛地向全体社员进行传播，在社员与合作社管理者

进行不断沟通、交流、合作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合作

社社员、合作社管理者对合作社制度、合作社文化、

合作社理念等信任的一种稳定状态。这种合作社在

现实中比较少见。 

 

图 2 半紧密联结型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信任结构图 
 
图 2为半紧密联结型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信任

结构状态，其内部信任结构是以合作社的领导者为

核心，在社员之间、社员与管理着之间形成较为紧

密的半网状信任结构。合作社的领导者与社员之间

交流频繁、联系紧密，社员之间有一定交流与联系，

但并没有形成网状。同时，以合作社制度与合作社

文化为核心的系统信任虽有一定的基础，但这种系

统信任是单向的，并没形成圈状。因此，半紧密联

结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信任结构呈现出较为

稳定的链状与半圈状相结合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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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松散型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信任结构图 
 
图 3为松散型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信任结构状

态，其内部信任结构基本上依靠合作社领导者维

系。社员与合作社领导者之间虽有一定的信任存

在，但社员之间的信任是小范围的、割裂的。如图

3所示，社员 1与社员 2之间、社员 3与社员 4之
间存在一定的信任链，但社员 2 与社员 3、社员 4
之间、社员 1与社员 3、社员 4之间的信任链是断
裂的。同时，以合作社制度和合作社文化为基础的

系统信任几乎没有形成。因此，松散型的农民专业

合作社内部信任结构呈现出一种十分不稳定的链

状而非圈状的状态。现实中，这种合作社较多。 
2．“横向”场域结构特征 
从作用机制来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内部信任

呈现出“横向”场域结构特征。社员与农民专业合

作社之间的联合表面上看虽主要由业缘相似性而

起，但究其深层次原因，真正把农民牢牢联系到一

起的是农民之间的血缘、情缘以及地缘，这些“缘

分”深深地融入农民的性情系统，指引着农民的合

作行为。从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总的发展情况来

看，大多数还是没有突破地域的限制，合作社成员

基本上集中在村一级的地域范围内，合作社之间大

范围的横向联结较少。因此，合作社的内部信任结

构是一个受村域文化及其内部关系塑造的“惯习”

影响的系统。即，在同一个村域范围内，由于受村

庄文化以及村民之间关系的影响，村民之间形成了

一种相似的“信任惯习”，这种“惯习”能够加强

合作社的内部凝聚力，同时又阻止其他村域的村民

加入。因此，从作用机制来看，合作社的内部信任

结构是一种“横向”结构，而企业的内部信任结构

则更像是一种“纵向”结构，这一点可以从所有权、

民主性以及利益分配三个方面得到说明。合作社是

其成员联合所有的特殊组织，成员入社自愿，退出

自由。合作社遵循民主管理的原则，对外盈利而对

内却不盈利，盈余主要按照成员与合作社的“惠顾

额”进行返还。这些特点决定了合作社的场域结构

是横向的。企业则是股东所有，具有层级分明的科

层组织机构，利益分配具有深刻资本倾向，这些特

点决定企业的场域结构是纵向的。合作社与企业不

同的场域结构决定了其不同的内部信任结构运作

逻辑，这也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解释为什么目前在合

作社内起主要作用的是人际关系，而在企业内起主

要作用的是制度规范。 
3．传递弹性与结构不稳定性特征 
从信任传递来看，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信任结

构呈现出弹性特征。信任传递是维持与更新信任结

构的一种机制力量。信任传递的方向、范围以及强

度受到信任传递阻尼的影响。政治因素的影响、经

济利益的算计、地域文化的圈制、人们的关系以及

心理距离的远近、技术的限制等都有可能成为信任

传递的阻尼。农民专业合作社由于受到组织发展的

历史变迁、农村社会的信任文化以及合作社运营不

规范等方面影响，系统信任的传递在发展过程中所

受到的阻尼较大，而且具有“特殊化”的倾向，而

人际信任的传递所受到的阻尼相对较小。在农民专

业合作社内部信任结构所依附的村域内，村民之间

形成了一种或多种相似的信仰，同时也形成了一种

或多种被村民所认同的信任。这种信任在村域内传

递，并被加以维护。这使得合作社的内部信任结构

依托村域呈现出圈状。在圈内与圈外之间，信任传

递的阻尼很大。由于社员之间的相似性，信任传递

在圈内的阻尼较小，信任传递的强度较大，信任仿

佛一种习惯行为自由开放地在圈内传递。但这并不

是说信任可以传递到圈内的每一个角落，而且信任

的传递并不是匀质的。合作社内部信任的传递存在

着弹性，变化幅度较大。对于合作社内单个社员来

讲，其信任的客体若以自我为中心，从内至外可分

为“首要群体”和“次要群体”，越往内信任传递

的阻尼越小，信任的程度越高；越往外阻尼越大，

信任的程度越低。因此，从信任传递来看，目前多

数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信任结构尚未呈现出完整

的信任圈或网状结构，其内部信任结构中存在着

“盲点”，圈内存在着许多“信任线”。“盲点”

的存在恰恰说明由于信任传递的阻尼太大导致信

任无法在合作社部分社员与社员之间直接进行传

递，而“信任线”当中的某一个“联接点”破裂，

“信任线条”则会发生断裂。这使得农民专业合作

社的内部信任“圈状”或“网状”结构具有较大的

不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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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信任结构的诱因 

信任结构是信任建立过程所表现出来的稳定

状态，二者就像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是紧密联系

在一起的。因此，分析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信任建

立的过程就能反映出其内部信任结构问题产生的

原因。信任建立包含着三个要素：需要、实施和确

认[9]。信任的需要、实施和确认三方面诱导了农民

专业合作社内部信任结构的产生与发展。 
1．复杂的信任需求诱导内部信任结构的形成 
信任需要是信任主体实施信任行为的内在动

力，它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对信任客体存在的

某种委托；第二、对信任客体存在的委托以外的期

望。当信任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越来越复杂时，

信任的结构无疑也会越来越复杂而多样。目前我国

农业仍是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的小规模经营农业，单

个的农民力量薄弱，无力承担市场风险及技术革新

的成本与风险，因而对合作有着强烈的需要。但是

农民的异质性特征以及资源禀赋特质不同，导致不

同地区的农民对信任的需求不一样。有的农户参加

合作社是为了获取某种简单的农业服务，有的农户

是为了获取生产资料，但更多的农户参加合作社是

为了满足农产品销售、获取资金、技术、信息、人

脉乃至打造农产品品牌、追求自我实现等更复杂的

需求。农民专业合作社发起人不同的价值目标会导

致合作社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提供程度不同的功能、

产生不同的行为，再加上合作社所处的地域不同，

导致自身的资源禀赋差异，在满足社员不同信任需

求时出现偏差。有些合作社领导者在某些方面具备

优势，凭借其出色的经营管理能力以及人际脉络能

为农民带来某些方面的资源，以领导者的信任魅力

在合作社内部信任结构中形成较稳定的人际信任，

同时合作社领导者制定并传播合作社规范的制度

及文化，以尽可能地满足社员复杂多样的信任需

求，从而在社员中形成相对稳定的链状、圈状甚至

复杂的网状结构(如图 1、2所示)。但由于现阶段市
场经济的高度发展持续引发农民的高流动性，给农

民带来巨大发展机会的同时也加大了农户信任需

求的不确定性，农户的信任需求不断扩大，农民专

业合作社的内部信任结构面对农户新的内生信任

需求及外来信任需求冲击时，合作社领导者由于自

身能力的限制，且多数合作社自身功能不完备，其

以前具备优势的人际信任出现危机，加上合作社系

统信任建设滞后，其作用尚未发挥，导致了农民专

业合作社内部信任呈现出十分不稳定的链状而非

圈状结构(如图 3所示)。 
2．社员所处的社会关系诱导内部信任的实施 
信任实施是信任建立的中心环节，它包括两个

方面：第一、选择信任对象；第二、对信任对象赋

予多大程度的信任。信任实施受信任需求的影响很

大，可以说在一些情况下信任需求的状况基本上就

能够确定信任实施的强度以及对信任对象的选择。

信任链建构体现着某种特定的心理、情感、思想或

利益。信任圈中信任对象的选择与该社会群体或组

织得以生存、延续的需求和动力有着最重要的关

联。信任网的对象选择因网络结构的不同而略有区

别，蛛网型信任网的对象选择显然受到蛛网型社会

关系格局深刻而重要的影响，而非蛛网型信任网的

对象选择则决定于现实复杂而无显著形态特征的

社会关系结构的需求与动力。总体而言，信任链、

信任圈和信任网信任对象的选择首要地决定于信

任关系所依赖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农民是社会的弱

势群体，对信任有着纯粹而强烈的需要，可是农民

对信任风险的承受能力却比较弱，相对易损性较

大，因此农民对信任行为持有一种谨慎而保守的态

度。熟人关系能够减少信任的风险，促进合作的顺

利开展，这种熟人关系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建和

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合作社社员基本上

来自同一个村庄，彼此知根知底，合作的风险较小，

建立在其基础上的信任很容易在合作社社员内传

递。此时，合作社领导者与社员之间的血缘、情缘

以及地缘程度不同直接会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内

部信任结构的状况以及信任的传递。在社员同质性

程度越高的合作社中，越容易导致农民专业合作社

内部信任结构的横向实施；相反，在社员同质性程

度越低的合作社中，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信任结构

横向实施的程度与范围越低，即农民专业合作社内

部信任结构的作用机制越倾向于企业化特征。 
3．不同程度信任确认诱导内部信任结构稳定性 
信任确认是信任建立的最终环节，是对信任实

施的回馈，检验信任活动的质量并且影响信任建立

能否再次发生。确认可分为正确认与负确认，正确

认能够满足信任主体的需要并且为信任关系的再

次建立创造条件，负确认则会使信任主体改变对信

任对象可信性的看法，严重的情况下甚至可能引发

组织的信任危机。信任确认与信任结构的形成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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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的关联，并直接影响着信任结构的变化。由于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农民自愿加入、退出自由以及实

行民主管理的特殊组织形态，其内部信任结构比一

般的组织更加依赖于信任的确认。农民加入合作社

是为了获得比自己独立市场交易更高的收入以及

满足其多样化的信任需求，而且期望能够得到立竿

见影的效果。而现实中，由于合作社领导者认知及

价值偏差的问题、合作社法的问题、政府政策导向

问题、社员自身异质性的问题、合作社内部治理机

制不健全等等导致合作社难以满足社员的信任全

部需求甚至基本的需求，这就导致了不同农民专业

合作社内部信任结构稳定性的差异。紧密联结型合

作社中社员的信任需求在较高程度上得到了确认，

社员与合作社之间的信任关系得以建立，进而产生

新的信任需求，使得内部信任结构以一种稳定的状

态得以延续。相反，联结松散型的合作社中社员的

信任需求无法得到有效的确认或者确认的程度很

低，导致社员对合作社信任的降低甚至丧失，造成

合作社内部信任结构出现极其不稳定状态，现实中

的“空壳”合作社便是对此的佐证。 

三、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信任结构优化 

优化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信任结构应从调整

合作社内部信任构成、扩大合作范围以及强化合作

社内部信任核心等方面辨证实施。 
1．调整合作社内部信任构成 
(1) 大力加强合作社内部制度信任建设。在农

民专业合作社的内部信任结构中，制度信任是薄弱

环节，这不利于合作社长期高效运行，因此调整合

作社内部信任结构的第一要务是加强合作社内部

制度信任建设。我国农民的信任行为具有具象化的

特征，农民对制度的信任水平较低，这归根结底是

由于农民对制度缺乏了解与认可。要强化农民的制

度信任，首先是必须逐渐完善和健全《农民专业合

作社法》，并建立相关配套法案，用以指导农民专

业合作社的组建运营，使合作社在现实运行中逐渐

规范。其次是要加大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相关知识的

宣传，让农民更加了解合作社的制度与文化，并在

心里产生强烈的认同感，以增强农民对合作社长远

发展目标实现的耐受性。最后是要正确地处理农民

专业合作社与社员之间所有权、控制权与收益权的

配置问题，在合作社的实际运营中要着重处理好与

社员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尊重并切实维护好农民

的权利。 
(2) 进一步加强合作社内部人际信任建设。人

际信任在农民专业合作中发挥着极其主要的作用。

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在功能上存在着一定程度的

替代关系，制度信任强化可能会引起人际信任弱

化。在调整合作社内部信任结构的过程中，需要进

一步加强合作社内部人际信任建设。第一，搭建合

作社内部沟通平台，促进社员与合作社之间、社员

与社员之间的交流，在合作社内营造良好的人际交

往氛围。第二，重视合作文化的构建，促进人际信

任更大限度地转化为社员与合作社之间的合作。 
2．扩大合作范围 
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信任结构的状态及其稳

定性直接与合作社的发展质量存在强相关关系。信

任的有效确认需要合作社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作为

保障。因此，改进合作社内部信任结构首先需要进

一步增强合作社的实力。 
(1) 促进合作社横向发展。横向发展是指农民

专业合作社规模的扩大，通过“量”的增长，形成

规模经济，提高合作社在产业链中的地位，增强合

作社在市场中的谈判能力，提高合作社的市场竞争

能力。促进合作社横向发展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扩大合作社已有社员的生产经营规模；第二、

吸引尚未加入合作社的农民入社；第三、促进业务

上相似的或有关联的，地域上相近的合作社之间的

“联合”，形成联合社。 
(2) 谨慎推动合作社纵向发展。纵向发展是指农

民专业合作社向其所在产业链的产前或者产后延伸

的过程。对于同一产业链而言，产前、产中、以及

产后经济实体的利润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此消彼长的

关系。合作社的纵向发展能够节省交易费用，把原

本属于其他经济实体的利润内化于合作社中，使合

作社获得更高的利润，但是对合作社的纵向发展应

该持一种谨慎的态度。纵向发展尤其是向产后的发

展对资金、技术、人力资源等方面的要求很高，我

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目前大多处在横向发展的阶

段，甚至有一部分停留在一般的技术服务层面，其

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条件无法满足纵向发展的要求，

但是有条件的合作社可以先尝试向产前环节发展。 
3．强化合作社内部信任核心 
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过程中，领导者承担

着传播合作经济思想，指导合作经济组织运作，创

新合作经济理论与实践等职能。领导者就像合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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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把社员和合作社组织联结起来。在农民专业

合作社的内部信任结构中，社员对领导者的信任居

于核心地位。对领导者的信任能够带动社员间的信

任以及社员对合作社组织的信任，它能够增强合作

社的内部凝聚力，使合作社的内部信任结构趋于稳

定。无论合作社是处在横向成长时期或是纵向发展

阶段，都要想法设法加强社员对领导者的信任。合

作社的领导者不仅要懂得相应的经营管理知识，而

且要能够了解农民的需求，知道怎样和农民相处，

因此在选拔合作社的领导者时最好选择那些懂经

营、会管理且在当地具有良好声誉的农村“能人”

担任。此外，要加大对社员培训的力度，这可以增

强社员对合作社领导者的信任，同时也是对领导者

的“储备”。 

参考文献： 

[1] 黄祖辉．中国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
题[J]．中国农村经济，2008，11(3)：4-7． 

[2] 徐旭初．合作社文化：概念，图景与思考[J]．中国合

作经济评论，2010（1）：1． 
[3] 赵泉民，李怡．关系网络与中国乡村社会的合作经济

——基于社会资本视角[J]．农业经济问题，2007(8)：
40-46． 

[4] 杨灿君．合作社中的信任建构及其对合作社发展的影
响[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
121． 

[5] 郑也夫．信任论[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
15-18 

[6] 高玉林．信任建立与信任结构[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
2012(2)：90-95． 

[7] 周霞．传统与现代农村社区信任结构解读——基于布
迪厄场域理论视角[J]．经济与社会发展，2010(3)：
107-109． 

[8] 黄家亮．乡土场域的信任逻辑与合作困境：定县翟城
村个案研究[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29(1)：81-92． 

[9] 高玉林．论社会关系中的信任[J]．江海学刊，2013(2)：
64-71． 

 
责任编辑：陈向科 

 
 

 
（上接第 34 页） 

因此，在一个二元经济体中，工农业的发展并

不是互不搭界相互独立的，而要求二者相互依赖，

彼此协调前进。未来的几年持续关注三农问题依旧

是政府工作的重要方向，从政府和市场两个方面努

力促进农业劳动生产率跟上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

的发展步伐更是重中之重。 
上述研究仅仅从工农业变化步调是否一致上考

察了劳动力剩余与工资上涨并存的原因，中国市场

机制不够完善，户籍制度以及技术创新等等都有可

能是影响因素，还有待进一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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